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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批准号
05＆ZD03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0 年前的 1999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国的中国研究称作“半个世纪的伙伴”(Partners at Fifty)(Perry，1999)。

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
*

周晓虹

提要: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

域中，中国一开始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围绕着这一立场形成的
“冲击 －回应”和“国家 －社会”两种分析路径，不但都是将中国作为研究客
体，而且都是建立在某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中国崛起带来的其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的多元

化，使得中国研究以中国为“他者”的单纯的客位立场开始改变，不仅作为客
体之成员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而且非中

国学者也希望既能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国的主体性，又能够通过自身的

“他者化”而获得真正理解“他者”的能力。如此，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
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或许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

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研究 客体 －主体 主客体并置 主体间性 范式重构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
na Studies)也有了近 60 年的历史。①不过，这一源于西方的学术脉络为
其所研究的对象或客体———中国社会及中国人所了解，并逐渐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学者的加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

科学的走向，则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的事情，至今不过 30 年(周晓虹，
2002)。如果认真比较 1978 年前后两段各 30 年的历史，我们能够发
现，在后一个 30 年里，不仅中国研究的领域更为扩大、参与的人数更
多、研究成果更为丰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依赖中国社会这
30 年举世瞩目的变化和由此获得的“中国经验”(李培林等主编，
2008)的独特意义，海外中国研究也开始改变了原先的边缘地位，进入
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
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Perry，1999);另一方面，尽管在这一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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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学者虽然仍处在“边际地位”(Weiler，2001;史明，2008)，但这
一学科单纯的“泊来”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面对西方世界以中国为
“他者”的客位( etic) 立场，近来已不断有中国学者发出转向主位
(emic)立场、赢得学术自主性的呼吁(黄宗智，2005;王铭铭，2005:
175;吕德文，2007)。这一切使得在全球学术界构造有关中国的想象
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已经不会再度缺席，他们正在积极地寻找平等发言

的权利。

一、韦伯式命题与冲击—回应模式

无论缘自何种路径去梳理中国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范式，都绕

不过它的起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
对中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
中国研究的领域”(费慰梅，1997:1);也不仅在于他毕生以中国为研究
对象，撰写了数十部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其中包括《美国与中国》
(1948)、《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 － 1985》(1986)和《中国对西方的反
应》(1954)等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还不仅在于他培养了数千名学生，
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学术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
的、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
用”(陶文钊，1999)。在我看来，费正清于此领域的最重要贡献，更在
于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在原先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研究对

象的汉学( sinology) 基础上，将中国研究锻造成一门综合性的社会
科学。
在费正清对传统汉学的改造过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韦伯及其理论对费正清的影响
是通过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实现的，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韦伯热”的始作俑者(周晓虹，2002:393)。
在韦伯涉猎广泛的著述中，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也在其开阔的视域

里。在 1915 年写成的《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
中，韦伯将他 10 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那
个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 rational capi-
talism)? 在这本著作的第 1 － 4 章“社会学的基础”中，韦伯重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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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制度层面，证实在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封建俸
禄国家、宗族组织、乡村自治和法律等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利于中国资
本主义成长的因素;而在这本著作的后 4 章中，他又从中国社会的精神
层面———宗教入手，解释了中国产生不了以理性的资本核算为集中体
现的资本主义的原因。在韦伯看来，尽管中国人不缺少“营利欲”，但
是，在中国占正统地位的儒教由于缺乏内心的紧张感以及个人在伦理

上的自主和自觉，使得这种同样不乏理性主义的宗教和西方的清教大

相径庭:“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
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韦伯，1997:299)。这种差异导致儒教惧怕任何
形式的变革;而清教为了能够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主张对现世进行激

烈的变革。如此，韦伯坚信:“这种对立说明: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
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
‘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韦伯，1997:299)。
尽管韦伯的著作写于 1915 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 H. 格斯翻译

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 1951 年，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美
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恰好同步。① 这一巧合，加
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上

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
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
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帕森斯后来毕生探索的现代化理

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费正清
的《美国与中国》的基本分析框架也同样受到帕森斯现代化理论的影
响。虽然作为杰出的中国观察家，费正清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的现代化不会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特点，因此现代化无法

等同于西化;但“他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工业化、经济福利、民众对
政治的参与、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与当时正在流行的现代化理论
几乎完全一致”(埃文斯，19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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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域研究(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始于 1946 年由费正清和麦肯(Donald C. Mck-
ay)等人组织的“国际与地域研究专业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
gional Studies)(Fairbank，1982:324 － 325)，而它在战后的兴盛则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其
中包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反
共产主义运动;在冷战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因扩张

而引发的与苏联集团之间的“地域冲突”等等。这一切使得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地域
研究”具备了“国策研究”的特征(Kagami，2008)。



作为韦伯和帕森斯理论影响的结果，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表
达的中国观自然会是，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对西方做出反应

的历史，这就是后来在相当时间里统治了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经典范

式———“冲击—回应”模式 ( impact-response model) 的核心 (李帆，
1998)。
因为确信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国共两党间的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的

直接产物，费正清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在他看来，独裁
主义传统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它是由中国独有的政治、法律和
宗教来支撑的(Fairbank，1971:96)。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虽
然也有发展，不过只是内部的些微调整和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
1840 年，西方列强依靠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的冲击产生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换言之，在中华帝国历经两千多年的王朝变迁之后，西方的冲击注入了

引发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即“民主主义、科学、民主和其
他推动世界文明的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影响下，中国对西方的冲击
做出了虽然迟缓但同样剧烈的反应。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在工业革
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
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
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
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一个更加
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Teng ＆ Fairbank，1954: 1)可以
说，最初在《美国与中国》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很快成了几年
后出版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基本主题和线索。在后一部著作中，
费正清一方面欲图将中国的反应或中国的近代化作为西方冲击的结

果，另一方面又一再申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或冲击回应不力，最终导致

了其近代化的失败。这种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无论是旧式满清官
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并且做出了强烈的

反应”，但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原因在于其“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
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Teng ＆ Fairbank，
1954:3)。
围绕西方冲击来论述近代中国之回应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影响

甚至左右了 1950 － 1960 年代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不仅“冲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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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式成了战后中国研究的核心概念，①而且它还衍生了中国研究的
诸种亚模式。其间，最为重要、同时又与“冲击—回应”模式有着内在
牵连的当属“传统—现代”模式( tradition － 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
义模式”( imperialism model)。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
·列文森，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佩克。
列文森在其主要著作《梁启超和现代中国精神》，以及三卷本的

《儒教中国和它的现代命运》中，表达了两个互为依存的基本观点:其
一，从根本上来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是与现代社会水火不相容

的，现代价值观念是西方冲击之结果;其二，中国只有摧毁传统秩序，才

能够建立新的现代秩序。在阐述前一个涉及思想史的问题时，列文森
依据的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而在阐述后一个涉及宏观社会变
迁的问题时，列文森借用了当时流行的传统—现代模式，这一模式首先
将传统和现代视为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的两个社会体系，而在这个构架
下，中国是传统的、野蛮的、静态的，西方是现代的、文明的、动态的;静
态的中国无力自己产生变化，它需要在西方这个外力的冲击下发生巨

变。由此，“随着西方的入侵，‘传统’中国社会必然会让位于一个新的
‘现代’中国”(柯文，1989:66)，而这个中国是“和现代西方社会异常相
似的社会”(Leveson，1953:8)。
同列文森相比，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虽然是在批判冲击—回应模

式和传统—现代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本身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理论
和历史细节。惟一不同的是，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
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毛泽东，1964:640)的影响，佩克这
个在反战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着力揭示了在费正清和列文
森那里多少显得“中性”的西方“影响”的罪孽深重的一面。换言之，这
种影响是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野蛮“入侵”，而不是什么开启其现
代化新途的文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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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在流行的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中，保罗·克莱德和伯顿·比尔斯合著的《远
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就将近代以来的东亚革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运动是
西方文化向东亚传统社会的扩展，后一个运动则是亚洲对西方的回应(Clyde ＆ Beers，
1966)。再比如，在费正清与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他们认
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是由西方的挑战所决定的，而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迟缓则是因

为中国社会的“惰性”，具体说是“因为中国社会幅员如此辽阔，组织如此牢固，以致无法
迅速地转变成西方的组织模式”(费正清、赖肖尔，1992:314)。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另一种可能路径

最初产生于美国的中国研究无疑是冷战时代的学术产儿。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不仅欠发达国家成为苏美两大阵营的争夺焦点，那些已经

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成了害怕共产主义扩散的美国的“心病”。朝
鲜战争后，不仅美国政府、由大财团控制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
和福特基金会)，而且一般的美国民众都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崛起的“新
中国”的压力。在此压力下，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在讨论中国近代历
史的同时，更对 1949 年后新中国的国家起源、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如此背景下，自 1950 年代后期，一批主要受社会科学训练的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开始借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讨论社会主
义中国内部的权力运作关系，借以取代因风起云涌的革命而越来越丧失

解释力的冲击—回应模式。他们从 1950 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的某些政
治变化中推论，即使在中国，“‘由上至下’的政府权威的运用也就难免受
到发自‘社会’普通成员的‘由下至上’的影响”(魏昂德，1999:57)。
西方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

德，延至近代，则形成了以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为代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邓正来，1993)。前者认为，自然
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

形成契约的结果;后者则认为，国家高于社会或市民社会，因为它能够

超越社会而为个人所认同，或如黑格尔所说，“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
理性东西”(黑格尔，1961:253)，能够代表并体现人们的普遍利益。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无限张力，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留下了充

分的思考空间。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国家—社会关系，在海外中国研
究领域形成了几十种互为联系又稍有区别的理论模式或亚范式(Baum
＆ Shevchenko，1999;何宏光、王培刚，2008)。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
这些理论模式归纳成两种亚模式:(1)冲突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或表
现为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或表现为社会的崛起甚而对国家的抗拒;

(2)互动模式，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妥协、渗透和共存。按照美国
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观点，不同时代的中国研究者对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之差异，是不同时期流行的社会科学思潮、学者
能够获得的经验研究资料和社会舆论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三者之间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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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赵文词，1999:37)。我们可以将此作为进一步的分析依据。
就冲突模式而言，它不仅为国家与社会对立的二分的理论预设所

支持，而且似乎也能够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中寻找到佐证。从传统来
说，“民间 －官府”是中国人关于国家 －社会关系的经典表述。在这一
表述中，一向隐含着官府蹂躏民间、民间不堪忍受“反”官府并为大快
人心之事的基本寓意。这造成了“中国的‘民间’百姓几乎根本就不相
信社会与国家之间可能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甘阳，1998:34)。
而从现实来看，1949 年后的中国是一个全能主义或高度集权的国家，
在西方学者眼中，如此政治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自下而上”
的抵制，①似乎构成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双重旋律。
“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构成了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关于毛泽东
时代中国的叙事主线。在这一叙事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为社会
学家舒尔曼和傅高义的著作奠定了基调。在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
的意识形态和组织》(Schurmann，1971)中，他直接采取了帕森斯关于
一般行动系统由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组成的观点(Parsons
＆ Shils，1951)。在舒尔曼那里，传统中国的文化系统是儒教，社会系统
是保证士绅阶级成为统治精英的地位体系，而性格系统则是由父权决

定的家长制动机。与帕森斯一样，舒尔曼也对社会系统给予了更多的
关注，因为这个系统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来自士绅阶级拥有的自然权

威，儒家的价值体系为这一权威提供了合法性。随着 1905 年儒家价值
体系的最终瓦解，加之士绅阶级没有能够通过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而

获得新的权威，社会体系失去了平衡状态，无法抑制来自社会的反叛力

量。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后，士绅阶级被摧毁，“新婚姻法则象征着
妇女解放以及家长制的土崩瓦解”(Schurmann，1971:7)。至此，旧有
的社会系统全面坍塌，中国共产党依赖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理性化的组

织方式，重建了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所以是“新”的，在于它彻底改造
了传统社会，却没有受到后者的制约和影响。
与舒尔曼一样，3 年后傅高义出版的著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

州》(Vogel，1969)讨论的也是“对社会的政治征服”(赵文词，1999:
42)。傅高义的研究是在靠近广东的香港完成的，与舒尔曼相比，他更
多地看到了“社会”的一面，甚至栩栩如生地描绘了 1960 年代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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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魏昂德的话来说，这种“抵制”可以是隐形的，也可以是显形的(魏昂德，1999:57)。



的黑市、非法移民，以及其他种种国家未能有效控制的社会活动;但在
他看来，社会总的说来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失去活力，共产党人有效地
建构起一个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国家或政治体系。
无论是舒尔曼还是傅高义，论述的都是国家对社会“自上而下”的

控制或改造。然而，作为冲突或对立的另一面，社会对国家的“自下而
上”的抵制，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一样存在，虽然那是以一种十分特殊
的方式进行的;①而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国家权力从基层社会的诸多

领域的退出，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扶植私营企业、培育社区
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改革赋予了社会相当的活力，社

会或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或改造开始成为现实。
一如舒尔曼和傅高义离不开帕森斯一样，在有关后毛泽东时代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哈贝马斯和葛兰西的理论开始成为一种主流

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提出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的出现对公民或市民社会形成的意义(哈贝马斯，1999)，而
1989 年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对那些在同一年内连续目睹中国、苏联和东
欧巨变的西方学者来说似乎恰逢其时;葛兰西关于公民社会是在反对

文化和政治霸权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观点，此时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

注，自然受到了赵文词所说的由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所体现的“潜在氛
围”的影响。
但 1989 年后的中国，并没有向西方学者提供公民社会崛起而挑战

国家的更多的经验资料，尽管一些中国研究学者对这一挑战充满兴

趣，②但更为冷静的研究者指出，鉴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没

有什么迹象表明社会已经处于向国家全面挑战、社会动荡一触即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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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所以能够挑战国家，在于国家常常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

体。不仅中央和地方有可能存在着如戴慕珍和邓正来所说的利益上的矛盾，以及由此派
生的知识体系和行动层面上的不一致(Oi，1989:2 － 3;邓正来，1997:612)，即使是中央政
府本身，由于存在着党和政府两条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离的可能。比如，“文
革”前的 17 年，国家就被划分成了以毛泽东或党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或政
府为代表的“反动路线”。通过发动基层社会“造反”，推翻所谓“反动路线”，是毛泽东重
构国家的手段之一(周晓虹，2000)。
尽管有关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受到 1989 年“政治风波”的推波助澜，但研究者的学术视
角显然并没有局限于当代。比如，1993 年，《当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邀请罗威廉
(William T. Rowe)、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魏菲德( Frederick Wakeman)、裘德
(Howell Jude)、张伯伦(Heath Chamberlain)、赵文词(Richard Madsen)、高棣民(Thomas
Gold)、黄宗智(Philip C. C. Haung)和何包钢撰写了《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论
文，作者们对“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轫、成长的讨论一直上溯到近代。



关口(Walder，1997);而苏联和东欧的经验也表明，由这种挑战构成的
社会运动也不大可能造就一个稳定和自治的民主公共领域(Calhoun，
1994;赵文词，1999:51)。
对广场式社会运动兴趣的退潮，促使学者们转而研究不同利益群

体间的矛盾，以及这些利益群体同国家及其不同层次的代理人之间的

具体利益冲突。裴宜理等人在“变迁、冲突和抗争”的主题下，广泛讨
论了在劳工、环境、民族、迁移、知识分子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中，不同社
会群体表现出的不满;在她看来，现在的不满主要导源于经济改革在给

少数人带来财富的同时，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Perry ＆ Selden，
2000)。欧博文等人更希望在民间抗争活动中找到基层社会或群体与
国家在某种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在有关中国农民的维权研究中，欧
博文和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的解释性框架。这种“以政策为依据
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依赖“上
访”的方式，通过对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权威的诉求，抵抗基层干部
的‘枉法’行为”(O’Brien ＆ Li，2006)。“依法抗争”，说明基层社会与
国家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而这种行为既可视为一种政治

抵抗，也可视为一种政治参与，因为它涉及了如何通过民众的参与在基

层社会贯彻与落实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于建嵘，2004)。
再来看互动模式。同国家与社会间单纯的控制或抵抗相比，其相

互间的互动更充满了多元复杂性，起码在形式上它可以包括相互间的

妥协、渗透、调和与共生。不过，在这里，妥协与渗透谈论的是毛泽东时
代一个相对现代的国家和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调和与共生则着眼

于后毛泽东时代新出现的社会或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社会与改革后的

国家之间的互动。
有关国家与社会相互妥协和渗透的看法，萌生于毛泽东时代后期。

用前述赵文词关于范式变迁的观点来说，此时，帕森斯理论的终结使得

人们有可能改变原先的看法，不再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
的体系;他们意识到，在革命确立现代国家的地位之后，与之相冲突的

传统或前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接着，理论的转换获得
了“文革”后期因为大批移民入港带来的经验资料的支持，下乡知青或
红卫兵提供的有关现实社会的各种信息，使西方学者看到了由各种社

会群体的活动所构成的真实的社会景象。他们开始意识到“虽然中国
共产党体制下的国家是一个现代组织形式，但它所驾驭的是一个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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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现代社会”，这使得“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
国家所改造”(赵文词，1999:45 － 46、47)。
在马丁·怀特沿着上述思路做出最初的尝试，指出在不同的社会

环境之中国家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之后(Whyte，1974)，赵
文词和魏昂德也先后通过经验研究证实了国家与社会其实处在妥协和

渗透之中。赵文词在《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中描绘的中国
农村的现实图景，包含着许多不协调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成分。无独有
偶，不久之后，魏昂德在中国城市的工作单位中发现了与赵文词描述的

农村社区十分近似的现象。在那些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工厂单位制度
中，传统文化和社会也以各种方式获得了再生。魏昂德著作的标题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说明研究者希望通过“新传统主义”
(Neo － traditionalism)的概念，与此前流行的共产党国家“君临天下”的
“极权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渗
透的结果。比如，魏昂德发现广泛存在于工厂体系中的带有互惠性质
的“庇护关系”(魏昂德，1996:197)，使得国家的运行并不主要依赖现
代科层制度，而是依赖受传统影响、非正式的个人关系。
造成妥协与渗透向调和与共生转折的现实因素，自然与 1978 年改

革开放后社会及市场的复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开始，如同对“广场
政治”曾经怀有高度乐观一样，也有人对市场力量在削弱甚至取代国
家方面给予了过多的希望。1989 年，受波兰尼(K. Polanyi)和撒列尼
(I. Szelényi)关于再分配经济和权力观点的影响，倪志伟通过对福建省
30 个自然村 624 户的调查提出了后来声名遐迩的“市场转型理论”
(Nee，1989)。尽管倪志伟没有直接在国家—社会的构架下进行自己
的讨论，但显然市场站在社会一边，而再分配体制则象征着国家及其

权力。
倪志伟关于改革过程中市场取代再分配体制的观点似乎没有获得

更多的例证。包括倪志伟在内，后来者发现，市场改革并没有导致再分
配体制或政治权力的全面退场，“改革中的中国”事实上处在“再分配
和市场之间”(Nee，1991)。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国家与社会间调和
或共生的观点开始大行其道。受魏昂德的启发，王达伟(David Wank)
在厦门的研究中发现，在私营企业主和地方干部之间存在一种“共生
庇护关系”，这种庇护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不是一种“单项依赖”而是
一种“共存依赖”(Wank，1995)。如果说“共生庇护关系”预示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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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间的一致性，那么，后来戴慕珍提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
则想说明地方政府对企业既有引导其发展的一面，也有限制其成为独

立实体的一面。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在新的市场经济中各取所需、相
互支持，但仍然受着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Oi，1999:11 － 14)。

三、东方主义批判与中国中心论的崛起

尽管历史学家费正清对创立一门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当代中国研

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在现实中，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仍然是在不

同的学科路径下从事各自的中国研究的。不过，鉴于主流社会科学理
论、经验资料的获得途径，以及公众兴趣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具有同质
性，不同学科间的变动仍然有诸多暗合之处。具体说来，1980 年代后，
在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摒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观点，深入讨论两者

间包括妥协与渗透在内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之时，历史学家们也独自开

始了对前述“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等流行范式的批
判，且锋芒毕露，直接向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
提出了挑战，出现了被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称之为“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即“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
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

科协作研究”(林同奇，1989:1)。
“中国中心论”的杠鼎之作，是柯文 1984 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
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这部著作中，柯文首先批判了
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界流行的诸种理论，包括上述的“冲击—回应模
式”、“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Peck，1969)。在柯文看
来，这三种模式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在本质上“都带有浓厚
的西方中心性质”(柯文，1989:133)。它们事实上都坚持，“19、20 世
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

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
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柯文，1989:134)。
“中国中心论”的提出，既有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变动的因素，也与
因社会现实的变动而导致的公众舆论的变化有关。就主流社会科学理
论的变动来说，1978 年，即在柯文著作出版前 6 年，美籍阿拉伯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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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在其煌煌 400 页的著作《东方学》中提出，流行于西方
的有关东方研究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即所谓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
talism)不是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它是东方在与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关
系中所处劣势地位的符号，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
系”;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它成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
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

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2007:5、9)。萨义德毫不隐
晦其观点对福柯和葛兰西思想的借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

起来，由此思考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和权力的联结，知识植

根于权力之中，权力则是通过知识发挥作用;而葛兰西则指出，某些文

化形式可能会获得支配其他文化形式的权力，这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文

化形式就是所谓“文化霸权”。显然，任何阅读了萨义德著作的人，都
十分自然地会对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各种知识与真理、表述的话语与
实际的现实之间的吻合度发生怀疑。他们会意识到，中国研究中有关
“中国”的表述实际上是镶嵌在西方研究者的语言中的，更因此是镶嵌
在他们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之中的。
就社会现实的变动而导致的公众舆论的变化而言，自 1960 年代中

期起美国大规模卷入越战，继而在整个印度支那大开杀戒，成为一个具

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正是这场无论是历时还是规模都超过朝鲜战争的
入侵，在对一个弱小的民族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也导致了战后美国梦

的破灭(曼切斯特，1980:1502 － 1510)。虽然美国政府，甚至包括亨廷
顿这样的学者都深信，越战不仅是与共产主义的军事冲突，也是一场从

越南外部推进其现代化的“试验”(雷迅马，2003:235 － 236)，但战争的
残酷性还是促使人们对这种西方式的现代化究竟能够给不发达国家及

其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反思。
如果仅就历史先后而言，自然是越战在前，萨义德的思考在后。这

使得反战英雄詹姆斯·佩克能够看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也使得在
其之后的柯文也能够看到包括佩克在内所有先前的中国研究者，将中

国以及整个东方视为不属于自己的“他者”( the other)并加以定义和阐
释的不足。为了克服这种不足，柯文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
国”，并为此确立了四步基本策略:(1)“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
问题着手研究”，而他对所谓“中国问题”也有着十分准确的界定:“第
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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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柯文，1989:135)。为了说明换
一个视角或准绳来看待问题将发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柯文列举了包括

思想家王韬、梁启超和辛亥革命在内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即使对同一个
中国，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与从传统的西方视角来观察有很大的不同。
(2)在横向的剖面上，“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易于掌握的单
位”来研究，即以区域、省份或地方为研究中心。这样的划分之所以必
要，是因为中国首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

在着相当的差异。(3)在纵向的剖面上，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
层，即“按若干不同层次组成的等级结构”，并应该重视对社会下层的
研究，而即使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
大堆农民”(柯文，1989:152 － 153)。(4)借用历史学以外的各种社会
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技巧，并力求将此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其实，
柯文对此前如费正清式的“结合”并不满意，因为费正清倚重的是以西
方中心为取向的现代化理论，所以导致了对中国的歪曲理解。为此，柯
文流露出对人类学的偏爱，他通过对孔飞力和裴宜理著作的分析，证实

由于长期致力于对非西方社会的考察，人类学家往往对种族主义偏见

有着高度的自觉，这使得中国研究受益良多。
因为反对将传统与现代进行二分，倡导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探求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柯文在《从中国发现历史》中一再声明，在中国自
19 － 20 世纪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一直孕育着一种从 18 世纪甚至更早
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势。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现实的近代
中国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
势，其中包含着各种当时的中国人也欲图解决的问题和紧张状态，只是

因为恰逢此时西方的登场，制造了种种新的问题，加深了中国原有的危

机。虽然柯文不否认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但他还是力图强调“这
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柯文，1989:174)。

四、不同立场的比较与检讨

论述到此，我们已经交代了在西方中国研究领域由历史学家和社

会科学家提供的两种主要的分析模式。因为学科的限制和研究对象的
不同，这两种分析路径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学的分析路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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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前的近代中国为对象，而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则将重点放在了
1949 年后的当代中国。在前一种路径中，无论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
模式、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还是晚近声名
大噪的柯文的“中国中心论”，都欲图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有几
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现代的转型，或者说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

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 而在后一种路径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主

流分析范式下，学者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权力的运作，以及这

一权力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来自民间社会的制约或挑战。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甚至这两种分析路径下的不同范式

有些就是为了突显这种差异而应运而生的，但认真比较和分析能够发

现，不仅这两种分析路径下的不同范式之间，即使是这两种分属于历史

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本身之间，都存在着鲜明的相似之处。这种
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这两种分析路径，以及两种分析路径下的诸种

不同范式，不但都是将中国仅仅作为研究客体，而且都是建立在某种相

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
先来看历史学分析路径下的几种理论模式。在这一路径之中，冲

突—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是一组叙事策略最为
相似的解释模式，尽管在西方影响之性质评估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

异———前两种模式多少含有西方的冲击开启了中国近代化大门的隐
喻，帝国主义模式则指出了这种冲击的侵略性质———但他们均如柯文
所批评的那样，都是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叙述作为客体的中国在作

为主体的西方的影响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考虑到在上述三种理论模式中，传统—现代模式不仅是冲突—回

应模式在理论上的放大，而且也直接为帝国主义模式的提出提供了靶

标，我们可以以这一模式为例，说明在这几种理论模式中所包含的二元

对立的分析结构。
“传统—现代”模式的理论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
学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自 1950 年代始，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
的最初形态，着力于探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
而构成现代化理论基础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描述社会平衡
随着时间变化而转换的时候，帕森斯在藤尼斯的共同体—社会(Ge-
meinschaft-Gesellschaft)的类型学基础上(Lackey，1987:8)，提出了一组
二元对立的模式变项(如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 Parsons ＆ Sh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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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用来深化经典社会学中“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这些抽象
的理论，为那些战后急于解释国际局势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灵活方便

的分析工具。在帕森斯乃至韦伯社会学的基础上，现代化理论家们提
出:(1)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
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3)发展
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

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

播，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惟一路径(Alexander，1994)。
尽管马克思早就表达过所有社会都将通过共同的演进过程变得越

来越相似的观点(马克思，1972:8)，但 1950 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浮
现，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竞争，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理论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如此，冷
战时代造就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影响

到美国中国研究的国策之一(柯文，1989:80)，成为一种为美国战后国
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Peck，1969)，或者说，成为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雷迅马，2003:IV)。
尽管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看到了西方在过去 150 年中留给近代中

国的创伤，更指出了冲击—回应与传统—现代两种模式存在着将帝国
主义的侵略行径合法化的危险，但柯文更胜一筹，他撇开对西方影响的

现实计较，从学理上指出了这三种理论在“西方中心论”这一主导观点
上的一致性。不过，柯文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认真分析柯
文的“中国中心论”能够发现，柯文不但没有能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
“超越传统与现代”(柯文，1989:4)，而且也没有能够彻底颠覆“种族中
心主义造成的歪曲”，真正赋予“中国研究”视域下的中国以主体性。
凭心而论，柯文对“传统—现代”二分法充满了戒备，他甚至意识

到，即使你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两种流动不居、相互渗透的状态”，仍然
是在传统—现代的连续统( continuum)中思考问题(柯文，1989:76)。
但是问题是，一个在西方思维模式下成长的历史学家离开这样的二元

分析模式如何谈论“变迁”?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对传统的挑战，或西
方对东方的挑战，在柯文那里被转换成西化的“沿海”对依旧传统的
“腹地”的挑战(柯文，1989:76)。这不仅没有超越传统—现代模式，而
且也使柯文从中国内部说明其变迁的努力大打折扣。其实，从严格的
意义上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说”存在的前提本身也是以另一种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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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西方—中国”的对立为分析基础的。而这种将西方与中国完全
对立、撇开西方影响在中国内部找动因的做法，不仅在理论上忽视了近
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冲击”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存
在着导致人们漠视西方入侵带给中国社会重重灾难的危险(陈君静，

2002)。进一步，因为倡导“在中国发现历史”，而不是帮助“中国发现
历史”或“与中国共同发现历史”，柯文实际上仍然将中国置于中国研
究的客体位置，这种“主体性的悬置”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研究的“东
方学”性质。
接着来看社会科学路径下的国家—社会模式。同历史学的分析路

径不断变换理论称谓不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都是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构架下进行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
学者那里，国家与社会各处在不同的地位构架之中。国家—社会模式
所以能够成为诸多社会科学家的分析框架，可能不仅在于这一对概念

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分析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的有效性，更在

于这一对概念因外延宽泛而较具包容性(魏昂德，1999:57)。比如，赵
鼎新就说:“在许多作品中，国家社会关系与其说是一个分析框架，不
如说是一个松散的叙事手法或包罗万象的袋子”(赵鼎新，2006:306)。
尽管这一对概念在中国研究领域被人广泛使用，但围绕国家—社

会关系模式形成的争论同样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国家—社会关系这一从西方历史中派生出的分析模式，是否能够
有效地用于说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其二，同前述“传统—现代”
模式一样，国家—社会关系不仅也是一种二元分析模式，而且事实上它
所反映出的思维构架及其理论预设和传统—现代模式没有什么不同
(邓正来，1998:264)，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一理论模式的翻版。
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模式是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派生出来的这一

事实，不仅决定了这一范式的“西方中心论”性质，而且也自然会产生
用这一模式来分析中国是否合适的基本问题。质疑这一问题，当然主
要是因为中国是否存在能够和国家分立的市民社会。① 虽然许多社会
科学家们详细描绘过国家与社会相互博弈的各种景象，受社会科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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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邓正来的归纳，市民社会起码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以市场经济 /私有产权，以及
社会流动和分化为基础;(2)其内在联系不是传统的血缘关系，或指令性关系，而是契约
性关系;(3)遵循法制原则;(4)高度自治;(5)存在公共领域;(6)内部正常的民主发展
(邓正来，1998:278 － 279)。



响的那些历史学家，如冉玫烁(Rankin，1981) 和罗威廉(Rowe，1984)
甚至通过有关晚清浙江精英和汉口商人的研究，提出早在 19 世纪末的
中国已经发展出类似欧洲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但中国是否真的存

在过和西方一样的“市民社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使是
那些本身也使用国家—社会概念的社会科学家，如裴宜理和魏昂德，要
么认为“‘国家’和‘社会’术语太笼统，以致无法捕捉中国一地与另一
地，或一级政府与另一级政府之间的巨大差异”(Perry，1994);要么认
为“发生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重大变化要归之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
一领域之外的一些社会过程”(魏昂德，1999:68)。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同传统—现代所蕴含的历时性不同，国家—社

会一般说来是一对共时性概念(尽管在具体的变迁中国家与社会常常

处在此消彼长的互动过程中)。但是，隐藏在国家—社会关系背后的
仍然是传统—现代这对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虽然在早期的一些左
派学者如傅高义和赵文词那里，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作为一种现代组

织形式，一直面临控制或改造顽固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的问题;但对后

来的大多数学者而言，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是以这样的基本预设为
前提的:即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结果，而至今为

止市民社会的不成熟自然也是这种转变不彻底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研究的两种主要分析路径和林林总总的理论模式中，所以

会出现二元对立的分析结构，而这种分析结构最终又归结于传统—现
代的二元模式变项，不仅受到人类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更受到西方社

会科学本身命运的左右。我们知道，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全部社会科学
都是 18 － 19 世纪欧洲社会转型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 (Giddens，
1988:1)，因为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的工业文明的
进步和旧秩序的解体，为人类了解自身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就像马
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

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1979:127)。
既然欧洲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

社会科学，自然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有关传统与现

代的讨论就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如此，在经典社
会科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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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式。①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西方世界最早体验到了从传统向
现代的变迁，并且对这一变迁的普遍性深信不移，因此，无论是从认识

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

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有关中国研究

的东方学视角。这说明，要真正克服传统中国研究的内在矛盾，首先要
改变以西方经验来研究中国的基本理路，重构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

五、范式重构:从客体到主体再到主客体并置

如上所述，站在西方主位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经验来解释

中国的东方学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的误读，但这种误读如任

剑涛所言也并非没有任何价值(任剑涛，2007)。误读的价值除了为西
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粗略的线索，并进一步使人们意识到了理解中国

或中国文化的艰巨性(文化间的相互理解都具有这种艰巨性)，它也推

动了中国学者尝试着转换解读的立场，所谓在中国研究中采取中国主

位之立场，或者确立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尽管 100 多年以来
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

体性问题，但显然 1980 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
西方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自然会前所未有地

高涨起来。如果说，30 年前台湾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
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叶启政，
1982);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
识中国的场景”(刘东，2004)，自然更令人难堪。
对中国及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追求，首先是通过对海外中国研究的

反思凸现出来的(吕德文，2007)。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
创办者，邓正来对国家—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知识论域在中国
的引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概念以及

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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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的变式包括曼恩的“身份社会 －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 －工业社会”、马克
思的“封建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藤尼斯的“共同体 －社会”、托科维尔的“贵族制
－民主制”、涂尔干的“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 －理性资本主
义经济”，等等。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因此它对中国学界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

念，如若以此讨论中国社会必然会使人难以摆脱西方思维框架的影响

(邓正来，2008:266)。再比如，王铭铭指出，虽然不同时代的汉学解释
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且从表面上看这些特点是汉学界内部范式转

换的结果，但在其深层却是不同时代欧美对华战略的副产品(王铭铭，

1997:214)。还比如，自 1991 年起，黄宗智就以一种学术“边际人”的
身份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不仅

探明了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四个主要陷阱———不加批判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一直萦怀
于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寻求的中国未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图景
(黄宗智，2007)。显然，黄宗智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更换西方的理论范
式，即寻求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我们就必然肩负着为中国在理论上寻求

一条独特道路或未来图景的基本责任。
当然，这种寻求中国及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努力并不单单表现在对

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上，也体现在诸多系统的思考和身体力行之上。
王铭铭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中国或东方)，本来都曾有过认

识主体的姿态，只是西方及西方的“东方学”抹杀了非西方研究自己及
研究他人(包括西方)的能力，因此他呼吁通过重建中国的“西方学”恢
复表述的双向性，使得“被研究者”也成为“认识者”，而“认识者”也成
为“被认识者”(王铭铭，2007:4、10 － 11、150)。吕德文则提出，要实现
中国研究中的中国主位立场，就要采取问题取向和经验取向，即以认识

和理解中国为取向，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作为“副产品”的中国学术的
主体性(吕德文，2007)。最后，未曾真正经历“革命”洗礼而多少又对
革命有些向往的黄宗智更是干脆地指出，以“认识中国”为导向的中国
共产党的实践传统，加上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为建立一种“从实践出
发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黄宗智，2005)。
如果说这些思考和努力都致力于确立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的主体

性，那么其具体的实现路径还是有所区别的。单以对现有的西方学术
传统和海外中国研究的态度而言，王铭铭不过是要恢复表述的“双向
性”，黄宗智更是提议在这一过程中“不妨借助有用的西方理论”(黄宗
智，2005);而吕德文却认为，无论是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研究，还是与包
括海外中国研究传统在内的西方理论对话，都无益于“认识中国”并建
立中国主位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后者“只有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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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能实现”(吕德文，2007)。① 由后一种推进路径，可以进一步推演
出两个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1)是不是只有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或具
有中国学术主位的研究，才能认识或更好地认识中国? (2)是不是只
有一种学术主位或主体性，或者说，“认识中国”的重任是不是只能由
中国学者单独来承担?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自然，由本土的研究者去研究具有本土性的
问题有诸多的好处。譬如，更易于把握社会与文化规则与人本身的生
活的相关性，也更可能了解研究者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并给予自身一

个贴切的社会定位(王铭铭，1997:21)。不过，上述便利或好处在具体
实施时事实上受着诸多条件的限制，它并不能保证中国本土的研究者

就能比其他人更好地认识中国。除了一般认为的价值偏好、认识旨趣、
个人经历和教育背景外，还有两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制约着本土研

究者的眼光:其一，由于大多本土研究者在坚持本土视角时常常受到

“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在意识形态上往往会持有一种“颠倒的东方
学”(Orientalism in reverse)(Azm，1981;王铭铭，1997:253)，这不但在
理论上会使本土研究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泥潭，在实践上也有可能使

其成为民族矛盾或冲突的工具。其二，本土研究者在从事本土研究时，
作为其社会和文化的一分子，不但受制于各种制度安排，而且受到自身

对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甚至生活需要追求的驱使，使得处在某种社会位
置上的本土研究者可能出现的偏见，往往比置身度外的国际研究者还

要严重得多(赵旭东，2003:204)。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任剑涛通过
对陈平原与顾彬之争的分析，否认了从内部观察中国一定比从外部观

察中国更优越的想象，提出“无论是局中还是局外的认识者，都无法保
证自己的认识是‘真理式’的认识”(任剑涛，2007)。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

自然延续。显然，如果并不是只有中国本土的学者或具有主体性的中
国学术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那么，我们似乎既无理由将包括西

方学者在内的非中国研究者排斥在中国研究之外(用王铭铭的话说，

批评西方汉学，“其意图并不在于要把汉学家从中国‘驱赶回’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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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同一篇论文中，吕德文进一步借用吴毅的话说:“宁可不要福柯，却不能不要梁漱溟;宁
可不知道一个海外学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却不能不去认真对待李昌平关于中国农村现状

的分析”(吕德文，2007)。



西方家园”，［见王铭铭，1997:235］)，也无理由不让他们坚持或寻找自
己的学术主体性。如果说西方学者从事的中国研究一直不缺乏自己的
或本国的主体性(这是他们的学术霸权的表现之一)，那么像日本沟口

雄三教授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吁求能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本国的主体

性(沟口雄三，2005)，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可能更具启发意义。在沟口
雄三及其所推崇的日本汉学家竹内好眼中，近代以来以欧洲为基准、蔑
视中国的日本的汉学和中国研究，虽然一直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事实

上处在一种“主体”缺席的地位。沟口雄三寻找或确立中国研究中日
本主体性的途径，是希望能够改变以往的以世界(也就是欧美)为方

法、以中国为目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中国为方法”(Chi-
na as method)、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范式(沟口雄三，1996:94)。沟口
雄三确信，“通过使欧洲标准相对化，日本人面前或许会呈现不依靠欧
洲的标准而存在的中国整体结构。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才会有史以来
第一次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可能性”(沟口雄三，2005)。考虑到
台湾的陈光兴教授后来以沟口雄三为起点，提出“以亚洲为方法”
(Asia as method)，希望身处亚洲的各个国家或社会，将亚洲视角作为
定锚之点，相互审视彼此的存在，重构自己的主体性(陈光兴，2005);
再考虑到中国研究近来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学术活动，在不久的将

来包括韩国、越南和印度在内的研究者都有可能产生在中国研究中确
立自己的主体性的需求，①显然，沟口雄三的吁求是有意义的。可以
说，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确实产生了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而这

一时代的中国研究可能也确实并非只有一种主体性。
我们所以推崇沟口雄三，不仅在于他希望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

国的主体性，更在于他无意于用一种主体性取代另一种主体性。在
《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一文中，沟口雄三一再申明:“我们并不是为
了对抗一直覆盖着旧的世界秩序的欧洲标准而强调中国标准的”。提
倡以中国为方法或媒介将欧洲的标准相对化，只不过是为了使世界的

认识多元化，而实现多元化的前提之一，就是“相对化本国与他国这样
的认识前提”(沟口雄三，2005)。无独有偶。在最近的一篇有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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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一种佐证，我愿意援引我所编辑的《中国研究》第 1 期上发表的埃及开罗大学穆罕默
德·塞里姆教授的一篇论文，这篇题为《评中国的“美国人权报告”》的论文的副标题即
为“一个埃及人的视角”(塞里姆，200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力图在中国研究中体现出自己的或本国的立场和学术主体性。



研究的随笔中，美国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有感于全球参与中
国研究的“盛况”，一样希望形成某种全球视角，推进“人们不再关注研
究中国的学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时代的到来”(舒衡哲，2009)。
就全球化的推进而言，它起码在这样几个方面影响了作为“区域

研究”的中国研究:(1)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的形成，如石之渝所言，模
糊了先前“客观的区域界线，以地理疆域界定的研究对象，已经溢出了
疆界……迫使研究课题由国家行为者转向低层次的行为者”。(2)全
球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

“跨界”流动，这混淆了社会科学家的主体意识，而海外中国研究中大
批华人学者的加盟，又“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
设的客观基础”(石之渝，2006)。(3)全球化的推进不仅带来了不同
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必要性，也为实现这种理解和认识提供

了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原先处在劣势的中国学者期待通

过“文化会通”(任剑涛，2007)，“在不同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进而
谋求某种价值共识”(王小章，2007)，即使原先处在优势地位的西方学
者也能够从批判的立场出发，产生建立一种“超民族”的分析视角的希
望(史明，2008)。而就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而言，它同样也在这样几
个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学术边缘地位:(1)中华人民共和
国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成就与进步，不仅影响到现有的
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也使人意识到从中进行学术转换的潜在可能性，

或者说“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
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2009)。(2)中国的崛起及在此过程中形
成的中国经验(李培林等主编，2008)与中国体验(周晓虹，2009)，或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俞可平等主编，2006)，因其发展和意义的
独特性，使人们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意识到能够成为他们从

事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提升的经验来源，而“对这些东方模式的认知，不
仅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线索去建构或再建构理论”(林南，
2004)，并因此可能改变“边缘的社会科学家”地位(傅高义，2004)。
基于上述讨论阐述的对传统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国所处“客位”立

场的不满，以及对单一的确立中国及中国学术在中国研究中主体性吁

求的反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多元的主客体并置的方法，以及在不

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找到某种新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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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主客体并置( juxtaposition of subjects and objects)的思路多
少受惠于反思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并置”的概念(转引自赵旭东，2003:
211)，但可能比后者更为复杂。所谓更为复杂，是指被并置在一起、相
互关照的主体和客体本身又是多元的。具体到一种新的中国研究范式
中，不仅原先处在客位的中国的研究者或作为研究客体之成员的中国

人现在正努力确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而且在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

验的意义提升的过程中，非中国的研究者为了真正获得理解中国这个

“他者”的能力，也在尝试经过沟口雄三所说的“他者化”(沟口雄三，
2005)而成为中国研究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的思考或影响对象。
无论思考得是否成熟，也无论我们已经讨论的那些由中国学者提

出的转向主位立场、赢得学术主体性的呼吁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
够获得成功，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认真叙述了这种从客位转向主位的努

力。相比之下，我们对另一种转向，即非中国的研究者在维护(西方学
者)或追求(非西方学者)自己的学术主体性的同时，同样有意识的“他
者化”努力却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事实上，这种有意识的“他者化”
早在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人类学家那里就已经是一种系统性的努力。
马林诺夫斯基一直倡导人类学的“主位研究”，以“文化持有者内部的
眼界”(吉尔兹，2000:73)，去“洞悉土著民族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以其
研究的特罗布里恩德人的世界观去了解这个世界(巴尔诺，1988:
248)。尽管连费孝通这样的弟子也对包括自己的老师在内的西方学
者是否真能够走进非西方社会不无怀疑(费孝通，1993:161 － 165)，但
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沟口雄三，再到那个今天不遗余

力地宣扬“北京共识”的乔舒亚·雷默( Joshua Ramo)(雷默，2006)，①

这种“他者化”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并且，这样一种努力有时甚至不
是出于理性地对“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的警惕，而是出于不那么理性的
对非西方、对中国即自己研究对象的偏爱。
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中国学者从客位通过赢得学术主体性走向主

位，与西方学者从主位通过“他者化”走向客位，应是一种理性的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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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乔舒亚·雷默这位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谈论中国的方式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位“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对中国的认同程度。他认为，面对中
国的发展，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都充满了误解，而他提出的

“北京共识”就是为思考“我们今天居住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提供一个合适的智力或思
维框架(雷默，2006:9 － 10)。



互动过程，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言是一种“理性交往行动”。这种在主客
体并置基础上产生的双向互动之所以是理性的，首先是因为互动的双

方都获得或保持了自己的主体性立场，他们对某种普遍价值或规律的

谋求不必一定要建立在放弃自己的特殊价值的基础上;其次是因为他

们天生具有的(如中国学者)或通过“他者化”获得的(如非中国学者)
客位立场，又更易使他们实现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学术契合。
正因为这种主客体并置实现了多元的主体性，或者说没有用一种

主体性取代另一种主体性，也使得在不同的主体性之间有可能获得某

种共通性，亦或如胡塞尔所说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或交互
主体性。胡塞尔想说明，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因
此需要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实现“自我”和“他我”的沟通。
这种沟通要求主体克服个体单纯的“为我性”进行“移情”，站在他人的
立场上去理解他人，从而形成“视界融合”，由“交互主体性相互地构造
客观的世界”(胡塞尔，1997:894)。受胡塞尔的启发，日本学者加加美
光行希望能够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行动主义”(co-be-
haviorism)，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相互联动作为“中心视角”来展开中国
研究(Kagami，2008:30);并且，他没有将这种主体间性限定于胡塞尔
的认识主体之间，而是将它扩大到了对象世界或中国这个行动主体。
如此一来，主体间的相互联动就不仅涉及不同的研究主体，也包括了作

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其不同层面的实践主体。
看来，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主体的多元化，确实有可能产生某种结

构性的张力，使得我们通过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或加加美的“相互
联动”而达到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某种“视界融合”或认识“共通性”。其
实，在以往中国研究的领域内，这种相互影响、启发和移情的现象也并
不少见，如舒衡哲谈到，1979 年中美建交后不久，中国研究领域的“缔
造者”费正清到北京时，就曾邀请他们这些第一批有机会到中国学习
的年轻学者到他下榻的酒店，“好让他从我们这里‘学习’中国”(舒衡
哲，2009)。傅高义也谈到，“与中国人的接触也影响到研究者”(傅高
义、孙中欣，2009)。这种影响不仅在 1970 年代颠覆了在美国从事中国
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有关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流行理解(赵文词，
1999:44 － 47)，同样表现在当代于此领域因为大批中国人的涌入正在
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识模式(对传统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反思及对中

国在中国研究中主体性的吁求就是这种再造的一种表现)。加加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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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一项个案研究举例谈到，即使在一项单一的环境污染个案中，造成

污染的化工厂、当地居民、县政府、当地大学的研究者、中央政府和外国
研究者作为不同的研究或行动主体，也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价值
判断和态度，现实的中国研究只有对这些主体及主体间的动态关系加

以把握才能够发现真正的解决方法(Kagami，2008:29)。最后，史明善
意地提出，不仅中西方的文化区分，而且中国内部的社会分隔，都有可

能影响到中国研究的知识客观性，因而“基于一个批判路径之上的跨
民族视角是理解当代中国的最佳方式”(史明，2008)。
如此，一个真正现实的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和研究范式应该是主

客体并置的，这种并置不仅在于中国研究是一个既有中国人也有非中

国人参与其间的研究领域，也不仅在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本身就处在

一种主客转换的位置之中，而且在于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甚至研究主

体与行动主体之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完全能

够通过相互间的理解产生某种共识或知识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的知
识，一部分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一部分有助于

人们将其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理论相衔接”(石之渝，2006)。如
果说中国研究最终确实是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为取向的，那么，借用吕德

文的语式，中国研究的主客体并置，以及各个主体之间因相互联动而产

生的主体间性，也只能在他们共同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
产品”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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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a studies originated in the West，China was inevi-
tably characterized as“the other”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comprehensive domain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is stand two analytical models have appeared，namely the“im-
pact-response”and the“state-society”，and both have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 dichotomous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
tion，thanks to the rise of China itself and the variety of its researchers，the etic
stands adopted in previous China studies are beginning to give way. Not only Chinese
scholars，who were once members of a nation as a research object，aspire to establish
China’s subjectivity in its studies，but also non-Chinese scholars hope to mould their
own nations’subjectivity while studying China. Besides，the latter are seeking after
real understanding of“the other”through“otherizing”themselves. Therefore，in
China studies，the juxtaposition of subjects and objects，and the possible compatibili-
ty of different subjects，may provide new means of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for con-
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rporat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hen Jiajian 30……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thought with long history，corporatism has been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is view is different
from pluralism，which as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advocates sepa-
ra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pproach
of corporatism has great potential to analyze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with. In Chi-
nese urban areas，rural areas and local governments，there are lots of organizations
with corporatism characteristics，which have been exhibited through studies with cor-
poratism approach. The success of corporatism in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attributes to
its agreement with Chinese society in many aspects，however，its difference from Chi-
nese society must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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